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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万上海独居老人，和帮助他们的年轻人
mp.weixin.qq.com/s/EpbNZBxwHvNWbpyQPctmQ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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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74万独居老人，成为上海本轮疫情中，最脆弱的人群之一。

 

3月1日，上海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阳性患者。3月27日，上海市政府发布通告，以黄浦江
为界，采取“半城”轮流封控模式，进行核酸筛查。截至昨日，浦西已封闭式管理10天，浦
东则是14天。上海本轮疫情累计感染者已超10万例。

 

新冠肺炎的直接威胁之外，更多困难也凸显出来。4月8日，一篇《帮帮老人小区》的公号
文章出现在许多人的时间线上。作者是一位90后女生，居住在上海某老龄化小区，要靠抢
购物资和囤货生活，她写下自己的见闻，“隔壁93岁的独居奶奶每天煮白粥喝，蔬菜早就没
了”，“楼下奶奶烧了一锅菜饭，每天热热已经吃了六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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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篇文章下出现海量求助信息。短短文字里记录的，是在习以为常的秩序失效后，老人的
真实困境：他们没有熟练掌握智能手机，很难参与物资的抢购；体弱多病，面临断药的风
险；因为缺乏足够的科学信息，会陷入无端的恐慌之中；封控在家，有的孤老异常孤独。

 

上海是中国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。根据《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
测统计信息》，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口约为581.5万人，占总人口的35.2%。这其中，独居
老年人数达到了31.74万，孤老人数为2.49万人。

 

在这样的情势之下，很多年轻人选择站了出来，他们自发为小区团购物资，加入志愿者组
织，或给邻里孤老提供关怀与帮助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只是和老人们打过照面的陌生面孔。

 

90后女生王逅逅是一个居住在徐汇区的博主，她在互联网上记录了自己与邻居爷爷的有趣
互动。她给爷爷找到了需要的头孢，又买到了鸡蛋。80多岁的爷爷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
么，有一种茫然的“天真”，想要喝碳酸饮料，想要吃西瓜。在王逅逅帮他买到了牛奶之
后，爷爷对她的称呼从“小王”变成了“小王老师”。

 

但王逅逅想强调一点，“虽然我和爷爷的故事听起来是个温情故事，但实际上是个悲惨故
事。如果说我以前不认识他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小区里肯定还有别的这种老人，那他们都怎
么办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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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自己都觉得麻烦，何况老人？”

 
王也，95后，教育行业从业者，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居民

 

4月9日中午，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篇《普通人帮上海孤老解决吃饭问题的方法（四
句话看懂版）》，想让更多人知道，现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解决上海独居老人的吃饭问
题。

 

我和我女朋友小谢目前住的这个小区，3月22日就封了，因为出现了一个阳性病例。但直到
4月3日我们才收到第一批政府发放的物资，除了3根黄瓜外没有任何蔬菜。刚开始大家还能
靠外卖买点菜，但后来外卖也停了，只能寄希望于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的团购。

 

团购一般是一个团长拿到了物资，发到群里说这个东西多少钱，供应商说什么时候能送
到，然后统计一下大家的购买意向，再去找供应商付钱。等东西到了之后，大家开始付
款，团长再把东西分发下去。

 

统计、付款、拿东西，这是一个团购的三轮通知，同时群里可能还进行着另一个团购。信
息太多了，一个环节错过你就跟不上节奏了。这个过程我们自己都觉得麻烦，何况老人？

 

以我们楼为例，一共是25户人家，我们原本以为只有一两户需要帮助的老人。但从现在摸
到的情况看，有10户都住着独居老人，他们吃完儿女之前囤的菜，只能等政府发放的物
资。

 

所以我们在4月4号写了纸条贴到了大家每天下楼做核酸都会经过的单元门上，让有需要的
邻居联系我们。最开始没想得那么细，就区分了一下他们是否会使用微信，后来才发现有
一些老人以为自己会用，但其实根本不知道团购怎么弄，比如要求每个人将群昵称修改成
自己的楼层和门牌号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修改，又包括在群里接龙，到了付款那一步发现
微信支付都没有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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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 

第一个找我的爷爷60多岁，高度近视几乎看不见。我下楼倒垃圾的时候看他在纸条旁边转
悠，就问他要吃的吗？他说需要，但看不清上面的电话。我说我就在这里，你找我就好
了，他说他们家有居委会发的一袋米和两袋面，但肉和菜都没了，已经两周没吃肉了。

 

我是山东烟台人，女朋友是上海人，之前在北京工作。我们的一个观察是，上海老年人普
遍不像北方人那样有囤菜的习惯，他们只会提前买一点吃的，最多两三天内就会消耗完，
自己其实不太能意识到缺什么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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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你去问需要什么，他们可能只会想要一些便利的食物，比如馒头、包子一类。但是如
果你帮一个老人买了鸡蛋，另一个老人看到了，他就会说他也需要。我们接到的需求也从
最基础的主食，提升到了牛奶和水果。

 

我们和老人间的信任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。我们贴纸条的时候，4楼一户老人就在旁边站
着，但没有任何行动，我们默认可能他并不需要帮助。但后来第一个找我们帮忙买东西的
爷爷向这位老人介绍，这是5楼的小王，需要买吃的可以找他，我们才知道他参加团购也很
困难。

 

单价太贵的团购资源，他们也比较难接受。上次有一个单子，三斤猪肉卖180块，我们纠结
了一会儿还是没给老人团。

 

现在这样的时期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今天是封在家里的第18天了，我们现在就算团到了菜，
还是会觉得慌。我们吃了一颗菜之后就立马会想，明天还有菜吃吗？

“我听到了老人们无助的声音”
 

 
徐懿行，00后，传媒从业者，“医药建议求助群”志愿者

 

上海疫情这段时间，我跟朋友加入了一个医药建议求助群，大家各自分工，有的人负责核
实信息，有的人负责信息跟进，我自己以前参与过一些急救培训，可以简单判断求助人是
不是有生命危险，负责把求助人分配给不同的医生，然后由医生志愿者帮助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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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 

接电话的这些天，我发现不少求助人是老人，他们会有一些常见的基础疾病，糖尿病、高
血压、心脏病等慢性疾病，需要长期服药。家里的药没有了，就得买药。但是社区在封控
中，不能出门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年轻人会想各种办法，比如用美团、闪送、互联网医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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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多数老人是没听说过这些东西的。他们倒是会用智能手机，但是超过60岁的，基本只能
发发微信，超过75岁的，可能微信也用不太好，就得求助别人。

 

这些基础疾病开药其实并不难，帮他们联系互联网医院，教一下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在网
上配药就行了。比较难办的情况是一些其他的病症，比如有一位老人是糖尿病，需要胰岛
素，胰岛素需要冷冻，一般的互联网医院很难配到，所以要找到有胰岛素的医院和药房。

 

还有一位独居老人是尿毒症，需要做血透，必须去医院，这个很难办，得一个关卡一个关
卡去协调。提前联系好医院能不能做血透，第一步是居委会开条子让他出门，第二步是找
车，独居老人没有车，那居委会能不能给配车？街道能不能给配车？都不能，就给他叫了
网约车。当时老人是住在浦东，医院在浦西，到了过江的地方，要把证明的东西给浦东的
警察看。这里面有个问题，浦东浦西分区防控，网约车是从浦东来的，到了浦西就不能再
开了，回来的时候得打一个浦西的网约车，然后在交界处换成浦东的，把老人送回家。这
一通折腾，把老人折磨坏了。

 

这段时间，我听到了太多老人们无助的声音。有一位老人确诊了阳性，在酒店隔离，她有
非常严重的痛风，骨头已经病变，再加上高血压，完全走不动路。而且非常痛，那天晚上
她在电话里哭了，她说：“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帮帮我，这个真的很痛很痛哦。”这个情况真的
很难解决，第一他们是阳性病人，第二病又不是那种现在不治马上人就没了的病。我们当
时给老人街道和隔离点的电话，让她自己打，因为这些是政府组织，我们临时的志愿团队
有一些局限性，不能直接对接。后来居委、街道的工作人员帮她从家里把药拿到了隔离
点。

 

很多老人能不能得到帮助，跟他们所在的街道、社区有很大的关系。我接到的一位老人的
求助，需要一种很难找的胰岛素，叫“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”，求助之后联系到了居委
会，不到48小时就把药配好了。但是杨浦区的一位老人也是相似的情况，联系了居委会之
后，居委和街道的工作人员说，这个不归我们管，不愿意帮忙配药。

 

我跟老人家属通电话了解了一下，家属说，杨浦部分小区比较瘫痪，连物资也需要自己去
团购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种情况我们也没办法，只能以志愿者的身份给居委、街道打电
话。后来，老人和家属自己联系了很多家医院，还在几家药房做了登记，最后配到了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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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
 

这段时间跟老人打交道，我发现老人跟年轻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他们会打电话，
但是一般不打，而是让子女跟我们沟通，觉得年轻人跟年轻人交流快捷一些。有子女的让
子女打，子女不在身边独居的，就让社区的志愿者帮忙打。

 

配药、买药的时候，老人们特别关心能不能走医保，很多医院的网上电子医保老人弄不
来。好一点的情况是联系街道居委，统一把医保卡收上来，工作人员带着医保卡去医院配
药，坏的情况就是居委街道不帮忙，自费配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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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们对新冠都是非常恐惧的状态，很焦虑，一个是怕药没有了，另一个是怕疫情变严重
了。我加上很多老人的微信，他们朋友圈里经常是连文章都没有，就是一串带着各种感叹
号，SOS的文字，可能就一句话，或者视频，说疫苗无用、打疫苗后遗症会很严重等等。
我接触到的很多老人都没有打疫苗，或者打了第一针，没有打第二针、第三针。

 

很多老人跟我打过一次电话、被我们帮助解决了问题之后就会很信任我。有时候会跟我聊
一些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还会问一些很细小的问题。比如马桶会不会传播新冠？开窗会不会
传播新冠？莲花清瘟能不能预防新冠？酒精和84消毒液是怎么用的？这两者有什么区别？
有老人是社区的志愿者，出来的时候要戴口罩，但是又想抽烟，他问我，戴着口罩能不能
抽烟？

 

老人关心东西确实比我们细，有些问题是我有些想不到的。比如上海这边一般倒垃圾都是
放在楼道门口，或者放在单元下面统一收垃圾的地方，不逗留扔完就走。一位老人问，社
区说“足不出户”，是说我一直不能出，还是说我倒垃圾的时候可以出？

 

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都比较自我，但是好多老人们特别热心，一心想奉献自己、帮助别
人。有个八九十岁的老人，刚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，颤颤巍巍的，非要当居委会志愿者。
我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劝了半天才给劝回去。

 

 

行动

 

 

从“那个刚搬来的姑娘”，变成“为大家服务的小赖”

 
赖韵洁，25岁，项目经理，徐汇区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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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赖韵洁，你也可以叫我Caroline。但这两天我在小区的称呼，已经从“那个刚搬来的姑
娘”变成了“为大家服务的小赖”，因为3月29号刚搬到这里，不到一周就成了团购的团长。

 

这是我第一次住进上海的老式弄堂，很多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。79弄一共有30栋楼，
每栋楼有3层，每层大约有4到5户，如果按平均一户2个人算，我们这一个弄堂就有700多
将近800个人。

 

我们小区在4月1号封控之后，一直都没有人组织团购，直到5号发现并没有解封迹象后，同
小区另外两位90后的小董和小吴在做核酸的时候找到我，我们一合计觉得可以开始搭建这
个团，首先是我们有购买食物的需求，其次小区里年龄大一些的居民也都在问有没有团，
但没人出来做。

 

独居老人的问题的确很突出。刚开始接触的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爷爷，看上去得有70岁
了，拄着拐杖，手指不能弯曲。他说自己早餐只能吃软的面包和酸奶，问我团购的物资里
有没有，当时我记了他的名字和电话，告诉他两天后货到了就先给他。

 

后来才知道这种老式弄堂里其实有很多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，平时子女请了阿姨来照顾，
现在阿姨也没法来了，日常生活很难保障。比如另一户住在底弄的老爷爷，年纪比拄拐的
老人更大些，他没有厨房，只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口锅，简单煮点吃的。

 

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给老人送新鲜的蔬菜和肉就可以了，但这位爷爷没有牙了，皮肤还有
些溃烂，可能本身有皮肤病。我们联系他问需要什么物资，他说蔬菜不行，只能要鸡蛋和
豆腐。

 

有一栋楼里的情况最复杂，出现了无症状病例，所以全楼都实施了更严的封控，一堆老夫
妇独自居住，无法下楼。居委会给他们定了午餐的盒饭，但早餐和晚餐都没有着落，他们
告诉我，“晚上不吃就不吃，中午吃一顿可以顶一天”，但更严峻的问题是他们的卫生纸都没
了。他们住在二楼，物资还没来的时候，我们先做了一次募捐，把要紧的东西给他们用绳
子吊上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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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
 

居委会提供的资料里面，只有这3户独居老人，但我们觉得实际可能会更多，所以接下来的
工作就是继续排查，同时号召能够进群的居民进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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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开始我们把微信群的二维码打印出来，贴在了小区的各个地方，但是只有40多个人进
群，后来我们就用大喇叭开始喊，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听见了，但就只是站在窗口，望
着你。他听得懂，知道你在建群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弄，只会问这是发物资吗，怎么联系
你。

 

关于老人的需求多了，我们又专门建了一个志愿者群，专门给独居老人服务的。有些老人
需要蒸南瓜或者蒸鸡蛋糕，但他没办法做，我们可以做好了送给他们。其实老人有时候不
仅仅需要物资，可能真的需要你做到最后一步，把东西送到他嘴边。

 

刚开始第一波物资的联系，纯靠我们最早的几位打上海发布的电话，联系所有能联系的
人，后来磨练出一套标准问题：你告诉我多少份起送，什么时候能送，怎么下单，怎么付
钱。不废话，越来越利索。

 

这个过程不是没有问题。有人就会质疑你们找来的物资会不会携带病毒。所以我们也在不
断地考虑怎么把整件事做得更好，比如一定要做好消杀。虽然我们现在有群公告，强调说
这是一个居民自发组织的群，只是为了团购物资，但是我觉得为了团购物资，保证大家的
人身安全也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。

 

做团购有点像做项目管理，最开始我把整个流程摸了一遍，到哪里找资源、和谁对接这些
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可以handle，但实施起来还是很复杂、很混乱，
包括我们经历了几次资金的平移，联系好的A供货商突然供不了货，但同时我们还联系着三
到四家供货商，这个钱我们不退给大家，而是先征求大家意见，同意之后拿去购买一些价
格相当的蔬菜包或者肉包。

 

总的来说，行动起来，做一些事情还是有意义的。我经历过刚开始那几天5点50起来抢叮
咚，8点又起来抢盒马的日子，心脏都不太舒服，尤其是你抢不到菜就更被动。我现在当志
愿者、做团长去联系物资，起码有一种我在掌握这件事进度的感觉。

 

 

“我现在帮别人，可能以后别人就会帮助我”

 
张惠娟，60岁，普陀区长征镇志愿者

 



13/20

上海现在是个老龄化城市。10年前，上海颁布了一个"老伙伴"计划，让50-69岁的低龄老人
帮助7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，两周一拜访，一周一慰问。我报名了这个计划，又是社区志
愿者，所以这几年经常跟老人接触比较多。

 

我们这里不少独居老人，为了保证他们安全，要经常上门探访。上门的时候，不能问你身
体好不好，也不用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帮助你，更不能说我怕你独居发生意外。他们肯定会
不开心的，就跟他们说，我刚好经过，来问问你有没有事。

 

也不用天天去看他们。我有时候是这样的，站在楼下看他家的窗户，灯亮了，那么说明没
事。可以问左右邻居，他家昨天有声音吗？有走动声音就没问题。或者看到他在阳台上站
着，跟他挥挥手。绝对不能突然就上楼“咣咣”敲人家门，老人就会觉得紧张，有压力，没事
情干嘛来敲我门啊？有些事要巧做，不要死做。

 

疫情这阵子，老人们都很孤单，在家里看电视，实际上就是放出一个声音陪自己。我也会
打电话陪他们聊天。我一般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打电话，不吵他睡觉。老人的生活规律跟
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小区有一个老人，晚上4点半就准备回家吃晚饭了，7点钟就睡觉，早晨4
点多就起来吃早饭。

 

我会在电话里问他们，子女有没有打电话？今天吃了什么菜？话匣子打开了，他们就会讲
一些生活上的事，你就听着吧。一般都会说自己的子女怎么样，还有就是自己的养老问
题。他们可能会重复说一件事情给你，但自己不记得了，你听他们讲完就好了。他们是有
规律的，打了一会儿电话，他们说，哦，你比较忙，你忙去吧。我就可以挂掉电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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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▲ 图 / 视觉中国
 

 

我们这里的老人们其实不太了解新冠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德尔塔，什么是奥密克戎，可能也
不了解新冠的危险。有志愿者上门送餐，追着送人家送出去100米，志愿者说你不要下来，
外面不安全，她一定要送。也有一些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战乱、天花什么都有，他们也
觉得无所谓，没什么可怕的。

 

这一次封控，我们长征镇上的老人都被照顾得比较好，有专门的志愿者给他们送饭、配
药。这跟封控之前就跟老人处好关系，建立密切的联系是分不开的。每个人都会老的，我
60岁了，我现在帮别人，可能以后别人就会帮助我。

 

 

连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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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天开始，我成为了“团长”

 
鹿歌，95后，女装店店主，虹口区居民

 

我们小区的团长最开始都是自己肚子饿，然后开始发起大家团东西吃。我就是这么个角
色，可以叫我团长，其实我是普通居民。

 

4月5日，我家里几乎没有东西吃了，只剩下大米和4个鸡蛋。我想了想，我必须买点鸡蛋、
鸡肉和蔬菜。正好我在朋友圈看到了有一些鸡蛋、鸡肉的供应商，我马上去联系了。一箱
鸡腿20斤，鸭腿20斤，一箱鸡蛋360个，所有都是一箱起送。所以只好问楼栋的居民们，
有没有需要一起团购的。这就是第一次团购。

 

第二天下午，菜到了。由于害怕感染，我都是挨家挨户在微信群里叫居民们下来拿自己的
菜。就从这时候开始，独居老人在我视线里出现了。先是一个老人一瘸一拐的，拄着拐杖
向我走来，他非常生气地告诉我，“家里什么吃的都没了！”

 

他以为我是卖菜的，我告诉他，我这是团购的菜，然后把自己买的一大半的鸡蛋、鸡肉都
转卖给了他。说实话，当时就没多想，反正自己饿不死，我光吃米饭也可以。他把菜提上
了楼，下楼后又往小区门口走去，他说他要去找居委要吃的。大概是没要到吃的，也没要
到说法，折返回来以后我和他聊起他的状况，得知他今年62岁，没有结婚，无儿无女，因
为家里什么菜都没了，所以准备出门去“闹一闹”。

 

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一对老夫妻，不是我们这栋楼的，老奶奶坐着轮椅，老爷爷推着她。
他们也以为我是卖菜的，所以过来问。我说是团购的，然后就和他们聊。俩人住在一起，
孩子在北外滩原地不动，没办法照顾他们。他们试过叮咚抢菜，但是手速完全跟不上，而
且也没办法叫闪送，所以他们也没有东西吃了。

 

我问他，你要不要加个微信，下次团购菜的时候告诉你。他一开始犹豫，后来站了一会儿
看了看，就答应了。“我不会弄这个怎么加啊”，这个老爷爷告诉我，我男朋友帮他操作。出
于双保险，我还留了他的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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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天站了大概4、5个小时，中途有几十个人路过来询问，我估计有7成都是老年人。他们
到楼下溜达，不知道是不是找吃的，但无一例外会停留在我们团购的菜前，问我是不是卖
菜的。他们一开始都会有点警惕，我感觉是老年人的共性，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，聊一
聊，知道我和他们一样是居民之后，才说要加进来一起买。那天分菜的中途我特别无助，
没忍住哭了，站在旁边的男朋友问我为什么哭，我想到自己离家这么远，如果我爸妈也买
不到菜，吃不上饭，在外面找菜吃，我会很难过。

 

也就是那一天开始，我成为了“团长”。我们这栋楼里大概有22位有困难的老人家庭，要么
是独居，要么是残疾，要么是有癌症，我在这时候意识到，要么这件事情做下去，不只是
为了填饱我自己的肚子。然后我每一天开始跟居民们一起团菜，把老年人们一个个拉拢起
来，留下联系方式或者拉进群聊。

 

▲ 鹿歌与老人的对话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 

真正困难的老人没有所谓的“线上”，甚至电话都没有，有个老人问我，“座机行不行”，这就
是现状。隔壁小区的老人在群里说自己买的菜还没有到，我说让他加我，但他不太会，群
友们一起打他电话，打了二十分钟还没通，好在最后有个群友很热心，加了他微信，直接
和他沟通，最后让他去楼下把菜拿了。他回家后发了特别长的感谢文在群聊上。昨天遇到
一个独居老人，他微信转账都不会，最后问我能不能给现金，89元的菜，我说你给50元就
行，她一定要给我100元，但最后我只收5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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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大家算是填饱肚子了，但是生病的老人还是没办法解决。有个老爷爷有癌症，联系不
到居委和110，没办法去化疗了，化疗了的话还可以站起来，不化疗是完全没法站起来的。

 

我去年12月搬到这里。这里是安置房，老人非常多。我在封控之前完全没有和这些老人打
过交道，也互相不认识。封控之后，一下子让我看到了这么多无助无力的老人。

 

 

“小王、小李好，亲兄弟明算账”

 
王逅逅，90后，博主，徐汇区居民

 

邻居爷爷每天早晨8点半给我打电话，问我，今天解封了没有？今天能不能出去买东西？

 

跟爷爷认识是一次意外。我租的房子是一个90年代初的老房子，隔音特别不好。3月份的一
天凌晨3点钟，邻居看新闻声音特别大，我就给他贴了一个纸条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能感觉到
他年龄很大了，明显耳背，我得用吼的。之后他就没有在凌晨看新闻了，我们也没联系
了。

 

让我再去给他贴一张纸条的，是浦西封城的前一天，3月31日的晚上。我说我们是住在您旁
边的小王和小李，封控期间您有什么需要可以打我的电话。

 

第二天早上，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。他在电话里说，让我过去一下。

 

我让男朋友和我一起去，我们坐在客厅里，爷爷也不寒暄，他说他的居家保姆腿肿了，想
请我们给他找个上门医生。那个奶奶看起来也很老了，但是那会儿已经是封城了，我根本
没办法给她找医生上门。

 

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发现，他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。他不用智能手机，平时可能就是看看
电视，或者听听收音机。他只知道不能出门，不知道不能出楼道，还觉得能有医生过来
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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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能感觉到爷爷是一个挺有文化的人，上过大学，家里墙上全都是字画和老合影，有一些
是他自己画的。但你可以感觉到他已经非常老了，80多岁，走路拄着拐，很不方便，生活
看起来很也难自理。我住他家旁边，从早到晚都听到他那种从肺里头吐东西的声音，他可
能每天要吐个200次。居委来叫我们去做核酸，敲门敲得非常大声，他每次都听不见，他给
我打电话，我说要去核酸他才知道。

 

后来一次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要一些头孢，因为他的居家保姆腿肿得特别厉害。我就加
了我们小区的居民群，@居委会那个人，说，对于这种老人你们有没有什么通道？但是居
委会现在好像特别忙，根本没顾上。之后我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了咖啡，我就觉得我积攒了
一些人缘了，我就说我隔壁有一个老人需要一些头孢。后来就有两个人去给了他一点。

 

爷爷打电话告诉我他拿到了头孢，语气特别开心，然后问我：小王啊，你有没有碳酸饮料
啊？

 

我说，哪一种碳酸饮料？他就说里面有糖的，有气泡的。我说我没有！（笑）但是我后来
在我家里找到了两听苹果醋，给他拿过去了，不知道这个他满不满意。

 

4月7日晚上，我半夜从我们家楼下的小贩那里抢到了鸡蛋。小贩一直没回我，我直接把鸡
蛋钱给他打过去了。结果第二天真的讲信用送过来了。如果说他把我的钱吞了，也是非常
正常的。拿到鸡蛋之后，我就给爷爷送了30个。

 

他说，哎呀，不错啊，你再给我买60个吧。

 

我心想说你知道这个有多难买吗（笑）。但我也没跟爷爷多说什么困难，提了反而会给他
造成一些负担。我给那个小贩打电话，鸡蛋已经涨价了。我又把钱转给他，让他送到隔
壁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买没买上。还有牛奶，我已经下了三个团了，每个团我都买了两
份，我不知道哪个可以成。我跟爷爷说我买了牛奶，在电话里他突然改了一直以来对我的
称呼，从“小王”变成了“小王老师”！我感觉我升职了。

 
在电话里，爷爷又问我，他说：我还想吃一些西瓜。

 

我说天呐，没有西瓜。只有我说什么才有什么，我说的就是我有的（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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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北京人，2016年来的上海，第一次和邻居产生这么紧密的联系。但我跟邻居爷爷的这
些事，是巧合中的巧合。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敲邻居的门去贴纸条关怀人家，也不
觉得人都应该把自己储藏的吃的拿出来分给别人。但是要是有认识的人在旁边饿死了，那
太可怕了。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多高尚的人，我觉得任何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做相似的事
情。

 

现在他还是每天给我打电话，每天都是同样的问题：今天可以出去买东西了吗？我说不
行。他之前还是充满期待，现在就是不停地说烦死了烦死了，这样下去怎么办？

 

虽然我和爷爷的故事听起来是个温情故事，但实际上是个悲惨故事。如果说我以前不认识
他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小区里肯定还有别的这种老人，那他们都怎么办？现在这个情况对于
老人来说肯定是非常危险的。

 

4月9日早上，我照例和爷爷通了电话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突然有人特别重地敲门，我以为是
居委会，没想到是他！

 

他戴着口罩，先是给了我两大盒书，然后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拿出一张纸，能看出里面包着
钱。我马上弹跳开，说这个绝对不能收。他很严肃地说：你必须拿着，还有我写的纸条。
我说我不会拿这个钱的。爷爷一甩手，把钱扔在我门口的拖鞋上，转头就走了。里面是五
张崭新的钞票。我打算找他儿子的联系方式，把钱给打回去。

 

我打开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的是竖的繁体字，内容是：“小王、小李好。谢谢近段时间的照
应，先予付500元，以后一并结算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小人书、连环画先给你们两种，看完后
再与我调换其他的内容的书。”

 

他知道我喜欢看漫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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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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